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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第六军战士 李敏

东北抗联二军四团战士 蒋泽民 东北抗联第五军战士 王明 东北抗联第七军战士 单立志

东北抗联第三军战士 李在德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中国国家图书

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提供。

东北抗联第十一军战士 卢连峰东北抗联第五军战士 胡真一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之女 冯忆罗

2024年 10月 2日，吉林长春，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联军旅文化专题展上，一幅名为“抗联密营

缩影”的作品。 视觉中国供图

8月30日，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在位于北京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图为由东北抗联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和

生活用品碎片组成“9·18”图案。 贾天勇/摄（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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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晓颖
记者 杜佳冰

2017 年之后入学的中小学生，将会从

课本上自然而然地学到这一点：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

这 14 年的起点在哪？一个小小年纪

就参了军的战士知道。

当初走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13
岁的李敏非常希望自己能顺利活到 18岁。

这支年轻的军队——最早由农民、土

匪、学生、教师等人组成，自称义勇军、反日

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后来中国共产党

将其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在长白山、小兴

安岭、松花江沿岸与日本侵略军游击作战。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战，再到

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从未停止抵抗。

“其环境之艰苦与恶劣，在世界战争史

上也是罕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步平说。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中国

共产党党员杨靖宇和赵尚志，都牺牲在这

片战场上。以东北义勇军为原型创作的《义

勇军进行曲》，后来被新中国定为国歌。

不少抗联老战士都渴望谈谈十四年抗

战。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国国家图书馆

老馆长冯仲云之女冯忆罗，后来将一份抗

联老兵的联系人名单交给国家图书馆中国

记忆项目中心。

66本“戎马生涯”的回忆

很长一段时间，“八年抗战”是大多

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很多抗联老兵、战士后人和东北学者

无法认同这种描述。

2011年，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

组动身寻找东北抗联战士，采集口述史。

“我们开始得有点晚了。”中国记忆

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坦言，他们第一次

去东北采访，参加的就是一位老战士的

葬礼。

第二年，另一位老战士蒋泽民被找到

时，已经 101 岁，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他

躺在沈阳的医院里，时而清醒，时而昏睡。

在尚且康健的时候，他不知花了多长

时间，用大小不一的本子写下从军回忆，

足足 66 本，全都放在家里。封面上写

着，“我的戎马生涯”。

当项目组的摄像机对准他，想再听他

讲一讲时，这位参加过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重庆谈判期间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

人，静静躺在病床上，面颊凹陷，一句话

也说不出了。病床上方挂着纪念他“从军

八十一周年”的红色条幅。

项目组逐渐意识到，找人比想象中更

难。“很多都是普通的战士，不是比较有名

的，在哪个地方工作过、现在怎么样……都

没有。普通战士很难有史料记载。”中国记

忆项目中心的韩尉说。

冯仲云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后

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他

写下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

遗憾有的战士“没能亲眼看见祖国的光

复”，有的“连个名也未曾被人得知”。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王宜田多年研究杨靖宇领导的东北

抗联第一路军。他估算，这支军队高峰时

期有 6000 余人，但目前能找到的牺牲者

名录，留下名字的，只有 1000余人。

许多战友彼此失去联系。老兵刘淑珍

说，因为曾经生活贫穷，她没有去找过战

友，“去也不一定能见着”。

多年来，从东三省到北京，再到湖

北、四川、新疆、广东，中国记忆项目组

只找到 30 位已知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

士，他们性格各异。

住在广州的干休所里的老战士卢连

峰，反复念叨着“纪律”。他告诉项目

组，要采访，得上级部门同意，还得遵守

干休所的规定。项目组写了介绍信，还把

干休所所长请到现场，他才同意讲述。

而等待已久的潘兆会，在黑龙江省佳

木斯市汤原县，对着镜头激动地掀开衣

服，露出他受过枪伤的肚子。

他用手比划着：“子弹搁这边进，搁

这边出来的，这肠子都出来了，我就往肚

子里塞吧塞吧，用手巾堵上，再用裤腰带

系上了。那是闰七月，光肚子打两回。”

潘兆会说的那一仗，师长死了，部队

散了，21岁的他负伤弃枪，回乡务农，直

到 94岁，没有人能证明他当过兵。

耄耋之年的女兵，面对这些来访的陌

生年轻人，会分享曾经难以启齿的秘事，

比如在部队中来月经没法处理。

“我生完孩子，也没有奶，也没有东西

吃，小孩子也没吃的，一个星期左右吧，小

孩就死了。死了以后，我又去找部队，跟着

部队走了。”老兵李在德平静地说。

有人对着镜头唱歌：“士兵原本是工

农，为何来当兵……”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总

司令赵尚志教的。“赵尚志说，妹妹，你们都

好生学，我们活不长啊，你们能活长，这些

个歌吧，那你要能唱就唱出去，把这些歌给

我宣传出去，能流传后代，是这么个意思。”

抗联吕老妈妈的女儿吕凤兰记下了。

“一光复我就唱了。我后来还给俺们

孩子唱。（20世纪） 五几年的时候，我当

街道妇女主任，一到开会，就给她们唱。

她们说，你还会唱歌？我说我会。”她把

这首歌的故事又讲给项目组听。

韩尉的理解是：他们将自己这辈子很

重要、很特别的一部分，细致原本地拿出

来给别人看。

这些普通的战士，记住的都是个体微

小的经历和感受。他们或许不懂宏观战场

的布局与战略，但 14 年间的苦斗景象，

依旧从他们的言谈与眼泪中浮现出来。

“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
誓死也不叛变”

冬天又来了。行军的队伍在山里蹚

雪，走一趟过去，树枝把身上的棉衣左抽

又刮，挂得哪儿都是棉花。

“身上穿的衣服，无论冬天多冷，都

露着肉。”卢连峰回忆。东北的冬天，零

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有的。

遇着没上冻的河，战士们要蹚水过，上

岸走着走着，裤腿就冻硬了，迈不开步了。

他们穿的乌拉鞋（东北特有的一种鞋，
一般用牛皮或鹿皮缝制——记者注），里头

填的乌拉草，走一走就磨没了。脚后跟冻破

了，肉都翻着，骨头杵出来。

“疼得有的人没办法了，就用脚尖

走。”多年后，想起当年的场面，卢连峰

仍觉得“看着很可怜”。

常常有人这样牺牲——走累了，在雪

地上靠着树休息，像睡觉一样，就再也起

不来了。“冻死的人‘最好看’，没有一点

痛苦的现象。”李在德回忆。

有的队伍不像军队，卢连峰说，“像要

饭叫花子。头发老长，脸黑黑的，手都是黑

的”。有人怕冻掉耳朵，就用破布条把长得

很长的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

东北抗联没有敌后根据地，敌人的数

量是他们的数十倍，多数时候，他们只能

在隐蔽的山区活动。有的队伍在山里住了

5年，5年没见过被子。

夜里点上火堆，几个人靠在一起睡

觉。胸前烤热乎了，后背冻得冰凉。冻醒

了，又翻身烤后背。没等后面烤热，前面

又凉了。

曾有个战士，突然抱着枫桦树笑——

枫桦的皮是红色的，他以为那是一团火，

就脱掉上衣，光着身子，笑着笑着，一会

儿就没有气儿了。

李敏记得，有一夜战斗后，队伍找到

了一处没顶的房子，在里头烤火。“大家

高兴了，就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这零下

40 （摄氏） 度啊，我们住上房子了。”

“苗司务长算来算去，今天是大年三

十晚上，实际上就是 1939年的春节。”李

敏回忆道，为了庆祝这个夜晚，“苗司务

长”从包里拿出一只破掉的牛皮乌拉鞋给

大家吃，就那样放在锅里煮。

1938 年后，东北抗联的饥饿问题愈

发严重。一份递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

意见书上写着：“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

便是供给，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的

问题。”

提前埋好的粮食，要么让野猪吃了，

要么让熊吃了。没东西吃，更没盐吃，战

士身上浮肿，脸肿得互相认不出。

“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杀马吧。有的

人还把马鞍背着，最后没有劲儿了，没有

马了还拿着干啥，都扔了吧。”骑兵卢连

峰回忆。

或者吃树皮，割下来拿水泡，再拿火

烤，捣成糊糊吃，吃了就便秘。老兵于桂

珍说，遇到危急情况，树皮也不能随便

刮，怕暴露行动轨迹。

抗联历史研究者史义军在走访中听

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小兴安岭的狼群来

了，饥饿的战士连端起枪的力气也没有

了，等后续的战友过来时，就剩下了一

副凌乱的骨头架子，没有皮肉的手还紧

紧握着枪。

山林里飘落着日军用飞机散发的传

单。上面写着：“诸君冰天雪地，饥寒交

困，痛苦异常，缺乏生活兴味……抗日迷

梦应行速醒，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诸君

应速归顺，现在是良好机会。凡以前归顺

者都得享安乐幸福……”

曾任东北抗联领导人的周保中后来

写道：“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

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的。然而妇

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

叛变的。”

“冬天真难熬啊，熬不过去。”老兵黄

殿君记得，打湾沟部落的那一仗时，他们

已经 7天没吃饭，“腿都抬不起来了”。战

士们又说，打，宁可打死也不能被饿死。

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时饿倒，给另一

位战友留下遗言：“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

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

他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

有，只好将遗体安放在树丛里。李敏因此

“觉得这个事业很伟大”。

“你知道农村多么困难，死了人，拉

出去就完事了。”她回忆起那个年代，“战

友们牺牲了，大家都这么怀念，这多神

圣，好像供老天爷一样的，所以觉得我们

这个牺牲很光荣。”

“你这孩子，不害怕打仗？”

乡下，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男孩跑着

玩。日本兵来了，见他光着屁股，哈哈大

笑，上去逗他玩。

小孩不搭理，日本兵把枪拿起来，上

了刺刀，照着这个小孩的后背攮了进去，

然后把小孩搭在肩膀上，满街走。

86 岁的老兵胡真一牢牢记着这一

幕——“这个孩子当时还没死，还在哭

还在叫唤，那血就满街地流，到处流，流

在地上。这个时候我最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地区展开

大规模侵略，破坏基础设施、侵占城市、

屠杀百姓，建立伪满洲国，让人们说自己

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国人。

日本军队走过乡村，东北女作家萧红

写：“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

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每个家庭是

病的家庭，是将要绝灭的家庭。”

“我参军的原因，主要是对日本人不

满、恨。恨得不得了，就是这样。”胡真一说。

这一代东北人，在课堂上听的是“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学识字，先写

自己的名字，第二句就写“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

有的学校组建了抗日救国儿童团。

李在德的小学校长是后来抗联第二路军

总参谋长崔庸健。她回忆：“那时候晚

上经常紧急集合，老师带着我们，到老

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锻炼我们的

胆子。”

许多孩子从小就给抗联送情报，把信

件编在辫子里。吕凤兰后来也想不通：

“跑信也危险着呢，有时候逮着儿童团的

就给打死了。那时候的孩子都八九岁，怎

么那么坚决呢？我也寻思。”

17 岁的胡真一后来参加抗联的妇女

排，因为“敢随便张口就骂日本鬼子”，

被提拔当了班长。

“我家里一个人没有，都让日本人扔大

江里了。”刘淑珍因此 14岁就参军，在战场

上“豁出死去抢那些伤员去”，连拉带扛，

浑身是血。

母亲是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扔到井

里牺牲，16 岁的李在德此后跟着抗联的

队伍走了。吴玉清 15 岁上山抗战之后，

父亲受到牵连，被日本兵拷打致死。她

跟部队要枪，“领导说你这孩子，不害怕

打仗？”

打仗是什么场面——卢连峰回忆：

“日本鬼子从那边上来了，戴着红领章，

拿着战刀吆喝，也有骑兵来了。那炮打

得，那榴弹炮啊，打得狼烟地动，整个一

屯子打得，那就没办法了，鸡也叫，狗也

叫，牲口也叫，就像刮台风似的，风草啥

的，满天似的。”

日本人擅长“拉网”战术。把整个山

区围起来，然后一点点逼近，把抗联的队

伍集中到一个山头攻打。山脚下都是日本

的移民开拓团，提供后勤保障。

李敏形容那种恐惧：“过去没这样害

怕，觉得头发好像立起来的感觉，这么

怕，也很冷，觉得怎么肉皮都有点儿紧。”

她一个人站岗放哨，突然听到了山下踩树

枝的声音。

“绝不是黑瞎子 （熊——记者注），黑

瞎子走得比这慢。这个是很有节奏的。我

就问，‘口令，口令’，没有回答，说明不

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特别紧张害怕，就

端起马枪给他打了两三枪。”

“心想这回可完了……”黄殿君讲起

自己一个人作战负伤的经历：“一拽子弹

就剩 10 发了，一想完了，这时候一寻思

也想家了，就哭了……我一摸还有俩手榴

弹，行，最后还能扔手榴弹。”

潘兆会 17 岁加入抗联，至今记着第

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说过的话：指着咱们

这几个人打日本子（东北方言中对侵华日
军的蔑称——记者注）打不了，中国地方

大，日本人少，咱们就是分散他的兵力，

起这个作用。“他讲这玩意儿讲得有理

啊。”潘兆会说。

自 1932 年起，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

导各地抗日武装，将散落的火种汇聚起

来。 1936 年，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建立，

下辖 11个军，约 3万人。

在今天看来，韩尉说：“东北抗日联军

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们总体

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如果没有

这支队伍，东北就是敌人的后方了。对于全

国的抗战形势来讲，那是不可想象的。”

据统计，14年间，这支高峰时仅 3万
余人的队伍，歼灭和牵制日伪军数十万，

不仅配合全国抗战，还有力支援了全世界

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4 年间，战争成为一种性命攸关又

普通、漫长的生活。卢连峰记得，他们有

一天打了 7 仗，有时一仗要整整打一夜。

“刚端起来饭碗想要吃饭，他 （敌人） 就

赶来了，我们只好跑。”

敌人火力硬，一时打不下来。传令兵

就来喊，调回去吃饭。吃了上顿不知道还

有没有下顿。“吃完饭了又返回去打，非

拿下来不行。”潘兆会回忆。

在一次撤退中，卢连峰的马被打伤

了，边跑边窜血。他也负伤了，“脚这么

一动，那血在乌拉鞋里头都响。”一位当

地老人把他接回家，把被血冻得梆硬的棉

裤给他换下来，擦洗伤口。

老人见卢连峰伤重，愿意收留他，团

长问他：“小卢你愿不愿意留下？”卢连峰

拒绝了，他加入抗联，是因为“不想当亡

国奴”。

“牺牲的人都没数，今天还好好的，

明天就没了，后来咱都不敢问了。”王铁

环说，“打一次仗，就减少几个，哎呀，

那真难受啊，得难受很多天呢。”

见了牺牲战友的尸首，胡真一就哭。

队长训她：“你别老哭，哭什么，赶紧

挖，挖坑把他们埋上。”

在李敏的讲述里，艰难的战役中，战

士们会数次作好准备，迎接自己最后的时

刻：“突不出去，大家就准备就义了，感觉

很绝望。”

打了一会儿，又有人说：“你们戴红

军帽的都站出来，站到前边，有旗的都把

旗打出来，红旗，列队、唱歌、就义吧。”

永不忘

为了给历史留住这些时刻，中国记忆

项目组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第一场访谈动身之前，尽管知道是葬

礼，项目组也去拍了。故去的人是东北抗

日联军第七军战士单立志，参与过多场战

斗。“我们想还是去参加一下吧，毕竟准备

了那么久。”田苗说。

在联系蒋泽民时，“去之前就听说他

可能讲不了了，但我们还是想去拍一些镜

头”，韩尉说。在这之后不久，蒋泽民去

世。项目组将老人最后的影像刻成光盘，

寄给了他的女儿。

“ （蒋泽民的女儿） 蒋阿姨说，我们

是最后去记录老人的一拨人，她很感动，

觉得我们很认真对待这个事。之前有一些

团队，觉得老人不能说话了，就没去

拍。”韩尉说，因此，蒋泽民女儿把父亲

的 66本日记全部捐给国家图书馆。

老兵陆保平在湖北宜昌生活，起初什

么也不肯说，也劝项目组不要来，“来了

也问不到什么”。但他们还是去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加入抗联前，陆保

平曾在伪满洲国的伪靖安军当兵。这在他

心里一辈子是个坎，觉得不光彩。

日军进东北的时候，陆保平 13 岁。

那时家乡的县长是日本人，旗杆上挂的也

是日本太阳旗。他跟着地下党炸过日本人

的汽车，之后一直想做点什么，但手里没

有武器。当伪满洲国政府下令招兵，他便

参了军。

“对老百姓而言，相当于找了份工

作。”韩尉表示理解。项目组跟老人的儿

子反复沟通，认可这样的转变是光荣的，

陆保平才慢慢愿意讲述。

人们发现，他对一场起义印象很深。

当时他所在的伪满洲国政府军某连的 71
名士兵，带了 8挺机枪、两具掷弹筒，要

起义加入东北抗联。伪军朝他们喊话，叫

他们回去，说会宽大处理。陆保平回忆：

“我们用火箭炮回答了他。”

访谈结束，他开心地戴上军帽，在摄

像机前走起了正步，还要请项目组在楼下

的餐馆吃饭。

这些年来，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

中心共积累了逾百位受访人、超过 400小
时的视频口述史料，此外，还拍摄了约 10
小时的东北抗联密营和战迹地影像资料，

收集到历史照片约 1000 幅、录音带 233
盘、非正式出版物 138册件。

全国政协常委马志伟也一直为此事

奔走，他的祖父是领导江桥抗战的将领

马占山。马志伟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

加快对东北抗战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

分散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抗联的史料

抢救征集及史学研究。他认为，“八年抗

战”的说法会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江桥抗

战、东北义勇军抗战、抗联抗战难以得到

应有的认可。

马志伟还记得，20 世纪 90 年代他第

一次出访日本，考察新干线，一位拄着拐

棍的日本老人得知他是马占山的孙子，在

火车上站起来鞠躬，“一个劲儿地道歉”。

2002 年，东三省党史部门专家开始

联合编写“东北三史”——东北抗日联军

史、中共满洲省委史、东北沦陷史，目前

《东北抗日联军史》已经出版。

2012 年，为了宣传东北十四年抗战

历史，吉林省电视台还专门拍了 8集纪录

片 《东北抗联》。王宜田当时担任顾问，

他记得，摄制组里的年轻人“起了鸡皮疙

瘩，光看资料都受不了”。最终片子反响

不错。

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上，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说：“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年艰苦卓

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

此后，国内逐渐兴起“抗联热”，研

究东北抗联的学者多起来了，东北不少高

校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还组建了考古

队。有人专门收集史料，有人专做抗联人

物研究，更多史实被打捞出来。

辽宁专家侧重研究东北义勇军，吉

林侧重伪满洲国史、抗联第一路军，黑

龙江则重点研究抗联第二、三路军。20
世纪 90 年代末，辽宁省政协还曾组织人

员，到全省各地抗日义勇军斗争遗址进

行调研。

地方上也有不少研究抗联史的人，王

宜田介绍，大多是地方党史办的主任。

“凡是抗联走过的县，都有两三个搞研究

的，有的退休了，也还接着做。”他说，

这些老主任大多七八十岁，不少都采访过

抗联战士。他还记得，通化市史志办老干

部胡惟仁，采访过杨靖宇的警卫员，还为

学者、记者引荐过不少老战士。靖宇县的

史志办专家刘贤曾一直寻访杨靖宇的牺牲

经过。

此前尚未受到关注的东北抗联战士，

比如许国有、石振华，有了传记；许多史

实模糊的战斗，经由老战士和村民的讲

述，找回更多细节；那些流传于民间的抗

联故事，如 《搬酱缸》《抗联李子园》

等，也被一一记录。还有人在寻访中找到

了赵尚志的颅骨，2008 年，英雄终得还

葬故乡。

针对李敏老人和黑龙江省多位政协

委员的联名提案，教育部也做了大量的

调研工作。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

协副主席洪袁舒“关于尽快将我国十四

年抗战历史写入中小学教材的建议”曾

得到教育部回复，“将会对教材修改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

只是，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有

些历史细节再也没办法找到。王宜田曾

到通化县二密河北甸子的剜眼睛沟寻访

战场，跟着当地老百姓走访发现，曾经

抗联部队走过的小道已修成高速公路，

被歼日军的坟墓也早就被埋在了地下，

种上了庄稼。

王宜田还曾给一所大学的教师分享抗

联研究，台下的年轻干部不断提问，原定

1小时的分享讲到 3小时。三四天后，有

人去了杨靖宇殉国地，听讲解员讲得有出

入，又给他打电话。

一个东北年轻人曾在和平年代去看过

先辈在林海雪原里的住处。天下着大雪，

能见度只有 20 米，雪可以轻易没过人的

小腿，松树被压得直不起腰，人穿着羽绒

服站在室外， 10 分钟就能冻得浑身发

抖。这个年轻人感叹，“在这种环境里却

有人与日寇战斗到最后”。

冯忆罗之孙韩昇宏还记得，他小时

候总有人来家里找祖母做访谈。2014 年

之后，来拜访的人更多了。有时他也能

听到，祖母用座机和老朋友打电话。从

东北来的人，到北京看祖母，还会在家

里住。

韩昇宏后来在网上看到当代战争纪实

画面，才开始意识到打仗意味着什么、他

的曾外祖父和战友们经历了什么。他曾跟

着中国记忆项目组去东北做口述记录，惊

讶地发现，面前的老人，能讲出和曾外祖

父在哈尔滨的往事。

直到今年，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仍在寻找更

多的抗联老战士，尽管能找到的已经不多了。

2018年，95岁的李敏登上央视《等着

我》节目，身着戎装寻找战友。节目组奔

赴各地，联系了当时健在的几位东北抗联

战士，分别是：101岁的李在德、99岁的

周淑玲和 93岁的张正恩。因为身体原因、

路途遥远，老人们没来现场，只录下了几

段视频。

画面中，张正恩坐在床上，每说一句

话，都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敬礼。他向李敏

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李在

德坐在轮椅上，鼻子插着氧气管，她说：

“有的战友是一直在我脑子里，经常想，

他们开始都是我们一同参军的游击队，可

是这会儿，大概剩得没几个了。”

去到现场的是冯仲云之女、时年 87
岁的冯忆罗。她坐在轮椅上，见到李敏，

两个人都哭了。那时冯忆罗的身体已经不

太好，几乎不怎么出门。

节目播出后不到 20 天，周淑玲去世

了。两个月后，李敏走了。第二年，李在

德、冯忆罗也走了。又过了两年，张正恩

走了。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

今天的中国这样记住英雄：黑龙江有

“尚志市”“靖宇街”“兆麟公园”，吉林有

“靖宇县”，辽宁有“尚志乡”“抗联中

学”，四川有“一曼村”……翻开教材，

所有涉及“八年抗战”表述的科目，包括

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都已经改为

“十四年抗战”。

如今的中小学生也会在历史课本中

学到：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他 们 坚 持 了 十 四 年


